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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涛在检查气象设备

王彦涛认为，嵩山站艰苦，最大困
难是交通不便。

嵩山站发黄的《台站档案》记载着嵩山
站到登封汽车站的距离是12.5公里，多
是蜿蜒崎岖、山势陡峭的羊肠小道。

夏季，挑山工经过四五个小时的跋
涉，蔬菜和大肉会变质变味；冬季，大雪
封山，大家靠储存的白菜、南瓜、萝卜和
米面等过冬。

每年四五月的嵩山站最为忙碌，王
彦涛和同事们除了做汛前准备工作，还
要操起耧犁锄耙，在荒地上种土豆、萝
卜、南瓜等。

五一节后，一种叫“火冠”的灌木就
会发嫩芽。王彦涛和同事们结伴采摘，

然后将火冠芽用水浸泡一天一夜，再与
薅来的山韭菜掺在一起，剁成饺子馅包
饺子。

盛夏，雨水充沛，绿油油的山韭菜、
白白胖胖的野蘑菇、金光耀眼的黄花
菜，都是王彦涛漫山遍野地跑着采摘的
对象。

野菜好吃难采摘。王彦涛到来前，
就有工作人员在起云峰采摘野菜，不慎
坠下悬崖而失去生命。

站内洼地有一口水井，干旱少雨时，
井水常干枯，王彦涛就和同事们到1400
米外的西流泉取水。1989年冬的一天，
王彦涛带领3个同事拉水，结果人仰车
翻，储水罐滚下山沟，所幸人员无大碍。

自力更生

建站来，嵩山站的正式职工中没有一
个女的。

1987年前后，亲戚朋友先后多次为王
彦涛介绍对象，但女方一听说嵩山站情
况，要么嫌工作条件艰苦，要么怕婚后见
面难而告吹。

眼看同龄人一个个结婚生子，王彦涛
郁闷了好久。为此，他一度有了下山念头，
经领导谈心，他最终打消了此想法。

随后，王彦涛和站内临时工侯秋芳相
爱，并于 1989年结婚。那时，考上学又有
正式工作的农村孩子，犹如跃过龙门的鲤
鱼，找对象标准是工作方面“门当户对”，
他和爱人的情况叫“一头沉”。

为集中精力搞好工作，刚担任站长的
王彦涛与妻子商定 3年不要孩子，对此双

方父母意见都很大。
1992年12月，妻子生产的夜晚11时，

电话铃响了，家人告诉他说妻子难产，他
才连夜下山赶往医院。

有孩子后，他们每次上下山都得把孩
子背上背下。山上封闭的环境让孩子孤
陋寡闻，每次下山，孩子看着疾驰的汽车，
都会瞪大眼睛好奇地看，这让夫妻俩很不
是滋味。

朋友们劝他：抓住省、市气象局的领导上
山机会提条件，把妻子的合同工问题解决
了。他却说：“你让其他临时工会怎么想？”

1995年，女儿要上幼儿园了，他痛下
决心，让妻子辞去干了 10年的工作，下山
边做小生意边照顾孩子上学，他们也开始
了山上山下分居生活。

1986年冬季的一天，凛冽的北风夹杂
着冰粒，摔打在脸上如同刀割，王彦涛如
同风中的树叶，随风摇摆。他换温湿自计
纸时，手脚僵硬，手中的自计纸随风飘
走。他下意识追赶，自计纸追到了，可他
却也被12级的大风刮在铁丝网上，双手扎
得鲜血直流。

1990年 3月，嵩山出现多年不遇的强
寒潮，站内汽油只能维持 1天，意味着省
网通讯中继的中断，全省各种气象灾害
性信息将无法及时报到省局。崎岖山路
被冰雪覆盖，稍不留神就会滑向深渊。
王彦涛和 3个同事上午 9点出发，下午 2
点到达山底，买到汽油后赶在天黑之前
爬到了山顶。

1992年 6月的一天中午，嵩山站突遇
强雷暴袭击。王彦涛迅速带领人员爬上
房顶，将省网中转机天线放倒时，一道闪
电从王彦涛头顶划过，一棵挺拔的松树被
拦腰击断，大家惊呆了。

因暴雨不断，2005年 9月的一天，嵩

山站电话中断，王彦涛和 2名年轻职工冒
雨下山排查故障，返站途中，由于极度疲
劳和山势陡峭，王彦涛摔成右腿骨折。

2007年 7月 30日傍晚，一声炸雷过
后，站内测报系统瘫痪。休班中的王彦
涛立刻拿起手机和手电筒，在电闪雷鸣和
狂风暴雨中连夜上山。到站后，他将值班
人员分为两组，一组观测记录，一组在有
信号的地方用手机向市局发报。

后来，省气象局下发文件规定，每年
招聘 2名人员，补充到嵩山站工作锻炼 3
年，期满后再到省内其他县局工作。

长年坚守的恶劣环境，让他患上了风
湿性关节炎和风湿性心脏病，但他矢志不
渝。“不与桃李争雨露，少同丹芍抢春光；平
常之心藏苞内，随遇而安自吐香。”

32年岁月，嵩山站的人员走了一茬又
一茬，从煤油灯到电力照明，从挑水到自
来水，从人工观测到自动化测报，从破烂
院落到现代化办公生活条件，王彦涛也从
一名新兵成为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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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嵩山上的气象站


